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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法．共10經

《增壹阿含經．苦樂品第二十九》

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一
苦樂品第二十九

(大正2，655a6〜658c27)

第一經 (EĀ29：1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49，n.4：本經敍說 —— 世有四種人：
(一)先苦後樂者，雖生卑賤家，知有善惡果報，勤修福業；
(二)先樂後苦者，雖生豪族家，但懷邪見，不信罪福；
(三)先苦後苦者，生於貧賤家，又身抱邪見，不好布施，不奉持戒；
(四)先樂後樂者，生於富貴家，具有正見，勤修福業。若有眾生欲先樂而後樂，當行布施。
壹、序分       
　　(655a)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四種人出現於世：先苦後樂；先樂後苦；先苦後苦；先樂後樂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四人出現於世。云何為四？
或有人先苦而後樂；或有人先樂而後苦；或有人先苦而後
苦；或有人先樂而後*樂。
二、別說
(一)釋四種人
1.第一種人先苦後樂：無有邪見，雖生卑賤家，知有善惡果報，勤修福業；命終生善處，若生人中，無所乏財
　　云
何人先苦而後樂？
或有一人生卑賤家，或殺人種、或工師種、或邪道家生，及餘貧匱
之
家，衣食不充，彼人便生彼家。然復彼人無有邪見，彼便有此見
：有施、有受者，有今世、有
後世，有沙門、婆羅門，有父、有母，世有阿羅漢等受教者，亦有善惡果報。若彼
有極富之家，以知昔日施德之
報，不放逸報。
彼若復見無衣食家者，知此人等不作施德，恆值貧賤，我今復值貧賤，無有衣食，皆由曩
日
不造福故，誑惑世人，行放逸法，緣此惡行之報，今值貧賤，衣食不充。
若復見沙門、婆羅門修善法者，便向懺悔，改往所作；若復所有之遺
餘，與人等分。彼身壞命終，生善處
；若生人
中，多財饒
寶，無所乏短。是謂此人先苦而後樂。
2.第二種人先樂後苦：恆懷邪見，雖生富貴家，不信罪福；命終生地獄中，若生人中，生在貧窮家
　　何等人先樂而後苦？
於是，或有一人生豪族家，或剎利種、或長者種、或大姓家，及諸富貴之家，衣食充足，便生彼家。然彼人恆懷邪見，與邊見共相應，彼便有此見：無施、無受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之報，亦無父母，世無阿(655b)羅漢，亦無有得證者，亦復無有善惡之報。彼人有此邪見，若復見有富貴之家，而作是念：此人久有此財寶耳！男者久是男，女者久是女，畜生者久是畜生。不好布施，不持戒律。
若彼見沙門、婆羅門奉持戒者，起瞋恚心
：此人虛偽，何處當有福報之應？彼人身壞命終之後，生地獄中；若得作人，在貧窮
家生，無有衣食，身體倮
露，衣食不充。是謂此人先樂而後苦。
3.第三種人先苦後苦：懷有邪見，生於貧賤之家，不好布施，不奉持戒；命終生地獄，若生人中，極為貧賤
　　何等人先苦而後*苦？
於是，有人生貧賤家，或殺人種、或工師種，及諸下劣之家，無有衣食，而此人生彼家。然復彼人身抱邪見，與邊見
共相應，彼人便有此見：無施、無有受者，亦無今世、後世善惡之報，亦無父母，世無阿羅漢。不好布施，不奉持戒。
若復見沙門、婆羅門，卽興瞋恚向賢聖人；彼人見貧者，言久來有是；見富者，言久來有是；見父者，昔者是父；見母者，昔者是母。彼若身壞命終，生地獄中；若生人中，極為貧賤，衣食不充。是謂此人先苦而後苦。
4.第四種人先樂後樂：具有正見，生於富貴家，勤修福業；命終生天，若生人中，生富貴之家
　　彼云何人先樂而後樂？
彼或有一人生富貴家，或剎利種、或梵志種、或生國王種、或長者種生，及諸饒財多寶家生，所生之處無有乏短，彼人便生此家。然後
彼人有正
見，無有邪見，彼便有此見：有施、有受者，有今世、後世，世有
沙門、婆羅門，亦有善惡之報，有父、有母，世有阿羅漢。
彼人若復見富貴之家饒財多寶者，便作是念：此人昔日布施之所致。若復見貧賤之家：此人昔者，皆由不布施故。故
我今可隨時布施，(655c)莫後更生貧賤之家。然常好喜施惠於人，彼人若見沙門、道士者，隨時問訊可否之宜，供給衣被、飲
食、牀
臥具、病瘦
醫藥，盡惠施之。若復命終之後，生善處天上；若人
中，生富貴之家，饒財多寶。是謂此人先樂而後*樂。
(二)釋先苦後樂；先樂後苦；先苦後苦；先樂後樂之因緣
　　是時，有一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觀今世眾生先苦而後樂，或有眾生於今世先樂而後苦，或有眾生於今世先苦而後*苦，或有眾生先樂而後*樂。」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有此因緣，使眾生之類先苦而後樂，亦復有此眾生先樂而後苦，亦復有此眾生先苦而後*苦，亦復有眾
生先樂而後*樂。」
　　比丘白佛：「復以何因緣先樂
而後苦
？復以何因緣先苦
而後樂
？復以何因緣先苦而後*苦？復以何因緣先樂而後*樂？」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比丘當知： 

1.先樂而後苦之因緣：百歲之中，作諸功德、造諸惡業，作諸邪見
若人壽百歲，正
可
十十
耳
！若使
壽終冬、夏、春、秋。
若復，比丘！百歲之中作諸功德，百歲之中造諸惡業，作諸邪見，彼於異時，或冬受樂，夏受苦。
2.先苦而後樂之因緣：百歲之中，功德具足未曾有短，在諸邪見造不善行
若百歲之中，功德具足，未曾有短；若復在中百歲之內，在
諸邪見，造不善行，先受其罪，後受其福。
3.先樂而後苦之因緣：少時作福，長時作罪
若復少時作福，長時作罪；後生之時少時受福，長時受罪。
4.先苦而後苦之因緣：少時作罪，長時亦作罪
若復少時作罪，長復作罪，彼人後生之時先苦而後苦。
5.先樂而後樂之因緣：少時作諸功德，分檀布施
若復於少時作諸功德，分檀布施
，彼於後生先樂而後*樂。
5.小結
是謂，比丘！以此因緣先苦而後樂，亦由此因緣先樂而後苦，亦由此因緣先苦而後苦，亦
由此因緣先樂而後樂。」

三、結：欲成就涅槃乃至佛道，當行布施作諸功德
　　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
，世尊！若有眾生欲先樂而(656a)後樂，當行布施，求此先樂而後樂。」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比丘！如汝所言，若有眾生欲成涅槃及阿羅漢道乃至佛道，當於中行布施，作諸功德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第二經 (EĀ29：2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55，n.5：本經敍說 —— 世有四種人：
(一)身樂心不樂者，作福之凡夫人，於四事無乏，但不免惡趣；
(二)心樂身不樂者，阿羅漢不作功德，於四事供養不能得，但能免於惡趣；
(三)身心俱不樂者，凡夫之人不作功德，四事短乏，又不能免於惡趣；
(四)身心俱樂者，作功德之阿羅漢，四事供養無乏，又能免於惡趣。當習身心俱樂者。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有四種人出現於世 —— 身樂心不樂；心樂身不樂；心不樂身亦不樂；身樂心亦樂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人出現於世。云何為四？或有人身樂心不樂；或有人心樂身不樂；或有人心亦不樂身亦不樂；或有人身亦樂心亦樂。
二、別說
(一)身樂心不樂者：修福之凡夫於四事無乏，但不免惡趣
　　彼何等人身樂心不樂？
於是，作福凡夫人，於四事供養衣被、飲食、牀
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無所短乏
，但不免
餓鬼、畜生、地獄道，亦復不免*惡趣中。是謂此人身樂心不樂。
(二)心樂身不樂者：阿羅漢不作功德，不能得四事供養，但免於惡趣
　　彼何等人心樂身不樂？
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，於是四事供養之中，不能自辦，終不能得，但免*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之道，猶如羅漢唯喻
比丘。是謂此人心樂身不樂。
(三)身心俱不樂者：凡夫之人不作功德，四事短乏，且不能免於惡趣
　　彼何等人身亦不樂心亦不樂？
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，不能得四事供養衣被、飲食、牀*臥具、病瘦醫藥，復
不免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。是謂此人身亦不樂心亦不樂。
(四)身心俱樂者：作功德之阿羅漢，四事供養無乏，且能免於惡趣

　　彼何等人身亦樂心亦樂？
所謂作功德阿羅漢，四事供養無所短乏，衣被、飲*食、牀臥具、病瘦醫藥，復免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。所謂尸波
羅比丘是。
三、結：當習身心俱樂者
是謂，比丘！世間有此四人。是故，比丘！當求方便，當
如尸波羅比丘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三經 (EĀ29：3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57，n.6：本經敍說 —— 
(一)起塔、治故寺、和合聖眾、請轉法輪等四事成就，則受梵天之福；
(二)梵天之福無量，欲求此福者，當以方便成其功德。
參閱《長阿含》卷18 (30經)〈1閻浮提洲品〉《世記經》(大正1，114b8-117c12) (佛光2，675)。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(656b)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釋四梵之福
(一)說明四事成就，則受梵天之福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當說四梵之福。云何為四？
1.建塔者
若有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未曾起偷婆
處，於中能起偷婆者，是謂初梵之福也。
2.修補寺院者
復次，信
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補治
故寺者，是謂第二受
梵之福也。
3.和合聖眾者
復次，信*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和合聖眾者，是謂第三受梵之福
。
4.勸請轉法輪
復次，若多薩阿竭
初轉法輪時，諸天、世人勸請轉法輪，是謂第四受梵之福。是謂四受梵之福。」
(二)說明梵天王之福量

　　爾時，有異比丘白世尊言
：「梵天之福竟為多少？」
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今當說。」

　　諸比丘對曰：「如是。」
　　世尊告曰：「
1.一輪王功德，相等與所有閻浮里眾生之功德
閻浮里
地東西七千由旬，南北二萬一千由旬，地形像車，其中眾生所有功德，正可與一輪
王功德等。
2.閻浮地人民及一輪王之德，相等與瞿耶尼一人之德
瞿耶尼
縱廣三十二萬里，地形如半月。比丘當知：閻浮地人民，及一輪*王之德，比彼人者，與彼一人德等。
3.閻浮里地、瞿耶尼之福，相等與彼弗于逮一人之福
復次，比丘！弗于逮里
地
縱廣三十六萬里，地形方正，計閻浮里
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，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。
4.閻浮里地、瞿耶尼、彼弗于逮之福，相等與鬱單一人之福
比丘當知：鬱單曰
縱廣四十萬里，地形如月滿，計三方人民之福，故不如鬱單曰一人之福。
5.明從四天下人民至他化自在天，不如一梵天王之福
　　比丘當知：
◎計四天下人民之福，故不如四天王之德；
◎計四天下人民之福及四天王，故不如三十三天之福；
◎計四天下及四天王、三十三天，故不如釋提桓因一人之福；
◎計四天下及四天王及三十三天及釋提桓因，故不如一豔天
之福；
◎計四天下及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釋提桓因及
豔天，故不如一兜術天
福；
◎計從四天下至兜術天之福，故不如一化自在(656c)天之福；
◎計從四天下至化自在天之福，故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；
◎計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，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。
比丘當知：此是梵天之福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求其福者，此是其量也。
二、結：欲求梵天之福，當成就其功德
是故，比丘！欲求梵天福者，當求方便，成其功德。如是，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四經 (EĀ29：4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59，n.7：本經敍說 —— 摶食、更樂(觸)食、念食、識食等四種食，眾生以此流轉生死，故當共捨離此四食。參閱《相應部》(S. 12. 11. Āhārā 食)。
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衹樹給孤獨園。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有四種食，長養眾生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之類有四種食，長養眾生。何等為四？
所謂摶
食或大、或小
，更
樂食、念食、識食，是謂四食
。

二、別說
(一)明摶食
　　彼云何名為
摶食？
彼摶*食者，如今人中所食，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，是謂名為
摶食。
(二)明更樂食
　　云
何名更樂食？
所謂更樂食者，衣裳、繖
蓋
、雜
香華
、熏火
及香油，與婦人集聚，諸
餘身體所更樂者，是謂名為*更樂之
食。
(三)明念食
　　彼云何名為*念食？
諸意中所念想
、所思惟者，或以口說，或以體觸，及諸所持之法，是謂名為念食。
(四)明識食
　　彼云何為
識食？
所念識者，意之所知。梵天為首，乃至有想、無想天，以識為食，是謂名為*識食。

　　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食，眾生之類以此四食，流轉生死，從今世至後世。
三、結：當捨離此四食
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共捨離此四食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五經 (EĀ29：5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1，n.11：本經敍說 —— 義辯、法辯、辭辯、應辯等四辯，摩訶拘絺羅具此四辯，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；當如拘絺羅，成就四辯才。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四辯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辯
。云何為四？所謂義辯、法辯、辭
辯、應辯。

二、別說
(一)明義辯
　　彼云何名為義辯？
所謂義辯者，彼彼之所說，若天、龍、鬼神(657a)之所說，皆能分別其義，是謂名為義辯也。
(二)明法辯
　　彼云何名為法辯？
十二部經如來所說
，所謂契經、祇夜、本末、偈、因緣、授決、已說、造頌、生經、方等、合集、未曾有，及諸有為法、無為法，有漏法、無漏法。諸法之實
不可沮壞
，所
可總持者，是謂名為法辯。
(三)明辭辯
　　彼云何名為辭辯？
若前眾生，長短之語，男語，女語
，佛語，梵志、天、龍、鬼神之語，阿須倫、迦留羅
、甄陀羅
彼之所說，隨彼根原
與其說法，是謂名為辭辯。
(四)明應辯
　　彼云何名為應辯？
當說法時，無有怯弱，無有畏懼，能和悅四部之眾，是謂名為應辯。
二、結：當求成就四辯才
　　我今當教敕汝，當如摩訶拘絺羅。所以然者，拘絺羅有此四辯，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。如我今日觀諸眾中，得四辯才，無有出拘絺羅者
。若
此四辯，如來之所有，是故
，當求方便，成四辯才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六經 (EĀ29：6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3，n.8：本經敍說 —— 有眾生、世界、龍國、佛國境界四事不可思議，此四事無善根本，但令人狂惑，心意錯亂，起諸疑結，不能修得梵行，至涅槃處；當思議四諦，四諦有義理，能修得梵行，行沙門法，得至涅槃處。參閱《增支部》(A. 4. 77.Acintita ◎不可思議)、《雜阿含》卷15(406經)、卷16(407-408經) (大正2，108c6-109b18)。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四事不可思議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事終不可思議
。云何為四？
眾生不可思議
；世界不可思議；龍國不可思議；佛國境界不可思議
。所以然者，不由此處得至滅盡涅槃。

二、別說
(一)說明有四事終不可思議
1.明眾生不可思議
　　云何眾生不可思議？
此眾生為從何來？為從何去
？復從何起？從此終當從何生？如是，眾生不可思議。
2.明世界不可思議
　　云何世界不可思議？
諸有邪見之人：世界斷滅、世界不斷滅
，世界有邊、世界無邊，是命、是身，非命、非身，
梵天之所造，諸大鬼神作此世界
[邪>耶]？」

　　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「(657b)梵天造人民，世間鬼所造；或能諸鬼作，此語誰當定？

　 欲恚之所纏，三者俱共等；心不得自在，世俗有災
變
。」

　　如是，比丘！世間
不可思議。
3.明龍界不可思議 
　　云何龍界不可思議？
◎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？
所以然者，雨渧
不從龍口出也。
◎為從眼、耳、鼻出耶？此亦不可思議。
⊙所以然者，雨渧不從眼、耳、鼻出
，但龍意之所念，若念惡亦雨，若念善亦雨，亦由行本
而作此雨。
⊙所以然者，今須彌山腹有天，名曰大力，知眾生心之所念，亦能作雨，然雨不從彼天口出，眼、耳、鼻出也，皆由彼天有神力故，而能作
雨。
如是，比丘！龍境界不可思議。
4.明佛國境界不可思議
　　云何佛國境界不可思議？
(1)如來之身
◎如來身者，為是父母所造耶？此亦不可思議。
所以然者，如來身者，清淨無
穢，受諸天氣
。

◎為是人所造耶？此亦不可思議。
所以然者，以過人行。
◎如來身者，為是大
身耶
？此亦不可思議。
所以然者，如來身者，不可造作，非諸天所及。
(2)如來之壽、身、梵音、智慧、辯才
◎如來壽為短耶？此亦不可思議。
所以然者，如來有四神足。
◎如來為長壽耶？此亦不可思議。
所以然者，然復如來故興
世間周旋，與善權方便相應，如來身者，不可摸則
，不可言長、言短，音聲
亦不可法則
。如來梵音，如來智慧、辯才不可思議，非世間人民之所能及，如是佛境界不可思議。
(二)說明不應思惟不可思議之四事；應當思惟四諦之理

1.明不可思議之四事令人生疑結
　　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四處不可思議，非是常人之所思議。然此四事無善根本，亦不由此得修梵行，不至休息(657c)之處，乃至不到涅槃之處，但令人狂惑，心意錯亂，起諸疑結。
2.有一凡夫見到世間人所未見的景相
　　所以然者，比丘當知：過去久遠，此舍衛城中有一凡人，便作是念：我今當思議世界。是時，彼人出舍衛城，在一華池水側，結跏趺坐，思惟
世界：此世界云何
成？云何敗？誰造此世界？此眾生類為從何來？為從何出？為何時生？
是時，彼人思議
，此時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
。是時，彼人復作是念：我今狂惑，心意錯亂，世間無者，我今見之。
3.眾人嘲笑該凡夫是世界最上之狂愚者
　　時，彼人還入舍衛城，在里巷之中作是說：『諸賢當知：世界無者，我今見之。』

　　是時，眾多人報彼人曰：『云何世間無者，汝今見之？』

　　時，此人報眾多人曰：『我向者作是思惟：世界為從何生？便出舍衛城，在華池側，作是思議*：世界為從何來？誰造此世界？此眾生類從何而
來？為誰所生？若命終者當生何處？我當思議*。此時，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，世界無者，我今見之。』

　　是時，眾多人報彼人曰：『如汝實狂愚，池水之中那得四種兵？諸世界狂愚
之中，汝最為
上！』
4.佛說該凡夫確實見四種之兵
　　是故，比丘！我觀此義已，故告汝等耳！所以然者，此非善本功德，不得修梵行，亦復不得至涅槃處，然思議*此者，則令人狂，心意錯亂。然比丘當知：彼人實見四種之兵。所以然者，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鬥，當共鬥
時，諸天得勝，阿須倫不如。是時，阿須倫便懷恐怖，化形極使
小，從藕根孔中過。佛眼之所見非餘者所及。

5.佛教導思惟四諦之法以得涅槃
　　是故，諸
比丘！當思議*四諦。所以然者，此(658c)四諦者，有義、有理，得修梵行，行沙門法，得至涅槃。
三、結：當學捨離世間，思惟四諦法
是故，諸比丘！捨離此世界之法，當求方便，思議*四諦。如
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七經 (EĀ29：7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9，n.7：本經敍說 —— 欲知一切眾生心中所念者，當修行自在、心、精進、誡等四種三昧行盡神足。參閱《相應部》(S. 51. 11. Pubbe 前)。
壹、序分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四神足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神足。云何為四？
自在三昧行盡神足；心三昧行盡神足；精進三昧行盡神足；誡
三昧行盡神足
。
二、別說
(一)明自在三昧行盡神足
　　彼云何為自在三昧行盡神足
？
所謂諸有三昧，自在意所欲，心所樂，使身體輕便，能隱形極細，是謂第一神足。
(二)明心三昧行盡神足
　　彼云何心
三昧行盡神足？
所謂心所知法，遍滿十方，石壁皆過，無所罣礙，是謂名為
心三昧行盡神足。
(三)明精進三昧行盡神足
　　彼云何名為精進三昧行盡神足？
所謂此三昧無有懈惓
，亦無所畏，有勇猛意，是謂名為精進三昧行盡神足。
(四)明誡三昧行盡神足
　　彼云何名為誡三昧行盡神足？
諸有三昧，知眾生心中所念，生時、滅時，皆悉知之。有欲心、無欲心，有瞋恚心、無瞋恚心，有愚癡心、無愚癡心，有疾心、無疾心，有亂心、無亂心，有少心、無少心，有大心、無大心，有量心、無量心，有定心、無定心，有解脫心、無解脫心，一切
了知，是謂名為誡三昧行盡神足。
三、結：欲知一切眾生心念，當修四神足
　　如是
，比丘！有此四神足，欲知一切眾生心中所念者，當修行此四神足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八經 (EĀ29：8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1，n.6：本經敍說：佛告比丘有四起愛之法，於四事供養生貪染愛著，當生起愛著之不善法時，不可親近；若心不生愛著之善法時，此可親近；欲使施主獲得功德，受福無窮，得甘露滅，當親近善法，除去惡法。參閱《增支部》(A. 4. 9. Taṇhuppāda ◎愛起)。
壹、序分  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四起愛之法：衣、食、牀坐、醫藥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愛起
之法
，若比丘愛起時便起。云何為四？
比丘緣衣服(658b)故便起愛；由乞食故便起愛；由牀坐
故便起愛；由醫[樂>藥]故比丘
便起愛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四起愛之法，有所染著。
二、別說

(一)意著資具者，未得資具時生起瞋恚、想著
1.衣裳
其有比丘著衣裳者，我不說
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衣時，便起瞋恚，興想著念。
2.食
其有比丘著是食者，我不說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乞食時，便興瞋恚，興想著念。
3.牀座
其有比丘著牀座
者，我不
說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牀座時，便起
瞋恚，興想著念。
4.醫藥
其有比丘著醫藥者，我不說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醫藥時，便興瞋恚，起想著念。
(二)四資具可分為當親近、不應親近兩類
比丘當知：
1.衣裳
我今當說衣裳二事，亦當親近，亦當不親近。云何親近？云何不親近？
若得衣裳，極愛著衣者起不善法，此不可親近；若復得衣裳起善法心不愛著，此可親近。
2.乞食
若乞食時起不善法，此不可親近；若乞食時起善法，此可親近。
3.牀座、醫藥
若得牀座時起不善法，此不可親近；若得牀座時起善法，[亦>此]可親近。醫藥亦爾。
4.小結：當近善法，除去惡法
　　是故，諸比丘！當親近善法，除去惡法。
三、結：應使施主得甘露滅
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，欲使檀越施主，獲其功德，受福無窮，得甘露
滅
。」

　　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
「衣裳用布施，飲食牀臥具；於中莫起愛，不生諸世界。」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九經 (EĀ29：9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3，n.6：本經敍說 —— 四姓剃除鬚髮，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，當滅本名字，同稱釋迦弟子；如四大河入海已，無復本名字，但名為海。當求方便，得作釋迦弟子。
壹、序分 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明四大河水入大海後，失去原有之名字，皆名為海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今有四大河水從阿耨達泉
出。云何為四？
所謂恆伽
、新頭
、婆叉
、私陀
。彼恆伽水
牛頭口出向東流
，新頭(658c)南流師子口出，私陀西流象口中出，婆叉北流從馬口中
出。是時，四大河水遶阿耨達泉已，恆伽入東海，新頭入南海，婆叉入西海，私陀入北海。
二、明四姓隨如來出家後，失去原本姓名，皆稱釋迦子
　　爾時，四大河入海已，無復本名字，但名為海。此亦如是，有四姓。云何為四？
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種，於如來所，剃
除鬚髮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學道，無復本姓，但言沙門釋迦子
。
所以然者，如來眾者，其猶大海，四諦其如四大河，除去結使，入於無畏涅槃城。
三、明四姓出家後皆稱釋迦子的原因
　　是故，諸比丘！諸有四姓，剃除鬚髮，以信堅固，出家學道者，彼當滅本名字，自稱釋迦弟子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正是釋迦子，從釋種中出家學道。比丘當知：欲論生子之義者，當名沙門釋種子是。所以者何
？生皆由我生，從法起，從法成。

四、結：當作釋迦種之子
是故，比丘！當求
方便，得作釋種子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第十經 (EĀ29：10)

解題

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5，n.12：本經敍說 —— 慈、悲、喜、護四等心，又名四梵堂，欲度欲界之天，處無欲之地者，當求方便，成此四梵堂。
壹、序分     
　　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貳、正宗分
一、總說：四等心
　　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等心。云何為四？慈、悲、喜、護。

二、別說：四等心（四梵堂）
以何等故名為梵堂？比丘當知：
◎有梵、大梵名千，無與等者，無過上者，統千國界，是彼之堂，故名為梵堂。
◎比丘！此四梵堂所有力勢，能觀此千國界，是故名為梵堂。

　　是故，諸比丘！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，處無欲之地者，彼四部之眾當求方便，成此四梵堂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！」

參、流通分
　　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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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51，n.14：邊見(antaggāhika-diṭṭhi)(巴)，又作邊執見，為五見之一，指執取死後斷滅之斷見，或死後常住不滅之常見，為偏於一邊之謬見。


[3]《丁福保佛學大辭典》：


一、身見，即我見我所見也，不知吾身為五蘊和合之假者。而計度實有我身（我見），又不知我身邊之諸物，無一定之所有主，而計度實為我所有物（我所見），合此我見與我所見二者，則為身見。常略我所見而單曰我見。


二、邊見，一旦有我身起我見之後，其我或計度為死後斷絕者，或計度為死後亦常住不滅者。是有二義：起於身見後邊之妄見，故名邊見（唯識）；偏於斷或常之一邊，故名邊見（俱舍）。


三、邪見，撥無因果之道理者。以為世無可招結果之原因，亦無由原因而生之結果，故惡不足恐，善亦不足好，如此謬見，乃邪之最邪者，故付以邪之名。


四、見取見，以劣知見為始，取其他種種之劣事，思為此最勝殊妙者。上之見字，雖指身見邊見等之見，然尚含其他種種之事物。


五、戒禁取見，由上之見取見，遂以非理非過之戒禁為始，取其他種種之行法，以之為生天之因或涅槃之道者。此中有二種：持牛戒或雞戒等，以為生天之因，是曰非因計因之戒禁取見；修塗灰斷食等種種之苦行，以為涅槃之道，是曰非道計道之戒禁取見。已上五見，為惡慧之一分，於見道一時不斷之者。舊譯家稱之為五利使。見《唯識論》6，《俱舍論》19。


� 後＝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18)


� 正＝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19)


� (世)＋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0)


�〔故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1)


� 飲＝飯【聖】＊。(大正2，655d，n.22)


� 床＋(敷)【明】，床＋(蓐)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3)


� 病瘦：謂因病瘦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289）


� (在)＋人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4)


� (此)＋眾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5)


� 樂＝苦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6)


� 苦＝樂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7)


� 苦＝樂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8)


� 樂＝苦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29)


� 正：1.當中；不偏。7.准確，無偏差。8.標准；准則。9.合乎法度、規律或常情。13.正式的；主要的。26.決定；確定。40.副詞。的確，實在。表示肯定的強調語氣。42.代詞。猶這麼，這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302）


� 可：1.表示同意，許可。4.謂認為是；認為對。6.可以；能夠。7.值得，堪。8.符合；適合。9.適宜；相宜。20.副詞。表示反詰。猶豈，難道。21.副詞。表示疑問。猶言是否。23.通 “何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3）》，p. 31）


� 參見宋．法雲編《翻譯名義集》卷3：「問：幾時名阿僧祇？答：天人中能知算數者，極數不能知，是名一阿僧祇。如一一名二，二二名四，三三名九，十十名百，十百名千，十千名萬，十萬名億，千萬億名那由他，千萬那由他名頻婆。千萬頻婆名迦他，過迦他名阿僧祇。」(大正54，1107a2-7)


� 耳：9.語氣詞。表示限止語氣，與 “而已”、“罷了” 同義。10.語氣詞。表示肯定語氣或語句的停頓與結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8）》，p. 46）


� 若使：假使，假如，如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 328）


� 在＝作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30)


� 施＋(長復作諸功德分段布施)十字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31)


�〔亦〕－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32)


� 參見《諸經要集》卷13〈7 不定緣〉：「爾時，佛告比丘曰：『或有眾生先苦後樂、或有先樂後苦、或有先苦後亦苦、或有先樂後亦樂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[十＝年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]十耳！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、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。彼於異時、或冬受樂夏受苦。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，後生之時，少時受福長時受罪。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，後生之時，少時受罪長時受樂。或先長時作罪後復長作罪，彼人後生之時，先苦後亦苦。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，彼於後生之時，先樂後亦樂。』」(大正54，123b16-25)


� 願＝然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5d，n.33)


�[1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2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6a6 -656a28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55，n.4：「然」，麗本作「願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然」。


� 床＋(敷)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，床＋(蓐)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)


� 短乏＝乏短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)


� 免＝勉【聖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3)


� 唯喻＝維渝【聖】，唯＝維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4)


�[1] 恒＝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5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57，n.3：「復」，麗本作「恆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與聖本改作「復」。


� 波＝婆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6)


�〔當〕－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7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3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6a29 -656c8)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29：「窣覩波(上音孫骨反梵語也。唐云：『高顯亦曰：方墳、或安身骨、或安舍利即塼浮圖塔也。』古譯：『或蘇偷婆、或云：偷婆、或曰：塔婆。』秦言：『好略或云塔』皆訛略不正，窣覩波正梵音也)。」(大正54，500c5-6)


�〔信〕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8)


� 補治：修補整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 87）


�〔受〕－【宋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9)


� 福＋(也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0)


�《翻梵語》卷1：「多陀阿伽陀(亦云：『多薩阿竭。』亦云：『怛薩阿竭。』論曰：『如法相解諸佛安隱道，來不去也。』)」(大正54，981b2)


� 言＝曰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1)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：「南贍部洲(時染，反去聲。梵語：『此大地之總名也。』古譯：『或名譫浮、或名琰浮、或名閻浮提，皆梵語訛轉也。』正梵音云：『[弓*朁]謨立世。』《阿毘曇論》云：『有贍部樹，生此洲北邊泥民陀羅河。南岸正當洲之中心，北臨水上於樹下水底。』南岸下有贍部黃金，古名閻浮。檀金樹，因金而得名洲。因樹而立號，故名贍。部，音如譫音之葉反。[弓*朁]，音蠶覽反。覽字，取上聲呼之)。」(大正54，314c15-17)


� (轉)＋輪【聖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12)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：「西牛貨洲(古云：『瞿伽尼。或云俱耶尼、或云瞿陀尼』皆梵音楚夏不同也。正梵云：『過嚩抳。』此義翻為牛貨。《毘曇論》說：『以彼多牛，用牛貨易故以為名。』瞿，音具愚反。嚩，音無可反。抳，音尼[(牙*ㄆ)/韭]反)。」(大正54，314c20-21)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：「東勝身洲(古云：『弗于逮。或云弗婆提、或云毘提呵，皆梵語輕重不同也。』


正梵音云：『補囉嚩尾禰賀。』義譯為身勝。《毘曇》云：『以彼洲人身形殊勝體無諸疾，量長八肘故以為名也』)。」(大正54，314c18-19)


�〔里地〕－【聖】，里＝人民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3)


� 里＝之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4)


�[1]曰＝越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15)


[2]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：「北俱盧洲(古名：『鬱單越。或名鬱怛囉、或云欝多羅拘樓、或名郁多羅鳩留，皆梵語輕重不同也。』正梵音云；『嗢怛羅矩嚕。』此譯為高勝。《阿毘曇論》云：『地方高大、定壽千歲、無諸苦、常受樂，勝餘洲，故名高勝。』嗢，音烏骨反。嚕，音魯字轉舌)。」(大正54，314 c22-24)


�《佛說彌勒下生經》卷1：「豔[豔＝燄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]天。」(大正14，421c20)


�〔及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6)


� 天＋(之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7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4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6c9 -656c25)


� 摶＝揣【宋】【元】＊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18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1，n.1：「或大或小」，巴利本作：oḷarika vā sukhuma vā(或粗或細)。


� 更：3.副詞。更加；愈加。7.副詞。猶絕。表示程度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）》，p. 525）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1，n.2：四食(cattāro āhārā)(巴)，即四種食：(一)摶食(kabaliṅkārāhāra)(巴)，又作揣食、


段食。(二)更樂食(phassāhāra)(巴)，又作觸食。(三)念食(mano sañcetanāhāra)(巴)，又作思食。(四)識食


(viññāṇāhāra)(巴)。參閱《長阿含》卷20 (30經)〈8忉利天品〉《世記經》(大正1，131a4-137a23) (佛


光2，770)。


� 參見印順導師著《佛法概論》p.70- p.75：「食是資益增長的意思，等於平常說的營養，能使有情維持延長其生命，而且擴展長大。凡有資益增長作用的，都可稱為食。所以《阿含經》中所說的食，並不限於四者，與因緣的含義相近。不過佛約資益有情作用最強盛的，特別的總括為四食，為後代一般論師所稱引。·····


一、麤摶食：應譯為段食，即日常茶飯等飲食。所食的，是物質的食料，可分為多少餐次段落的，所以叫段食。要能資益增長於身心，才合於食的定義。


二、觸食：觸是六根發六識，認識六塵境界的觸。根、境、識三者和合時所起合意的感覺，叫可意觸；生起不合己意的感覺，叫不可意觸。從此可意、不可意觸，起樂受、苦受等。這裡的觸食，主要為可意觸，合意觸生起喜樂受，即能資益生命力，使身心健康，故觸食也是維持有情延續的重要因素。


三、意思食：意思是意欲思願，即思心所相應的意欲。意思願欲，於有情的延續，有強大的作用。心理學者說：一個人假使不再有絲毫的希望，此人決無法生活下去。有希望，這才資益身心，使他振作起來，維持下去。像臨死的人，每為了盼望親人的到來，又延續了一些時間的生命，所以意思也成為有情的食。


四、識食：識指「有取識」，即執取身心的，與染愛相應的識。識有維持生命延續，幫助身心發展的力量。


�〔為〕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19)


�〔名為〕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20)


� (彼)＋云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1) 


� 繖＝散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2)


� 繖〔sǎnㄙㄢˇ〕蓋：即傘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9）》，p. 1016）


� 雜：1.組合；配合。2.混雜；參雜。6.裝飾。8.共同，一起。11.通 “集”。集合；聚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


（11）》，p. 868）


� 香華：佛教語。指供養佛前的香和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2）》，p. 423）


� 熏火：熏香之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222）


� 諸＝語及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3)


�〔之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4)


� (所)＋想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5)


� 為＝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6d，n.26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5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6c26 -657a17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1，n.12：四辯：又作四無礙解(catu-paṭisambhidā)(巴)。巴利本(Vibh. vol. 1, p.293)


作：「於義之智為義無礙解，於法之智為法無礙解，於其法之辭、說明為詞無礙解，於諸智之智為辯


無礙解。」


� 辭＝報【宋】＊。(大正2，656d，n.27)


�[1]《解脫道論》——


◎卷4〈8 行門品〉：「觀於辭辯及樂說辯，是覺。義辯、法辯，是觀。」(大正32，415c17-18)


◎卷9〈10 分別慧品〉：


「四種慧：義辯、法辯、辭辯、樂說辯。


⊙於義智此，謂義辯。於法智此，謂法辯。於說辭慧此，謂辭辯。於智智此，謂樂說辯。


⊙於因果智，義辯。於因智，法辯。於法辯樂說，辭辯。於智智，樂說辯。


⊙復次，於苦及滅智，此謂義辯。於集及道智，此謂法辯。於說法辭，此謂辭辯。於智智，此謂樂說辯。」(大正32，445b17-23)


[2]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0〈定蘊〉：「


◎四無礙解之自性


問：四無礙解自性是何？


答：自性是慧。云何知然？如《品類足》〔（大正26，719a）〕說：「


⊙法無礙解云何？謂於名、句、文身不退轉智。


⊙義無礙解云何？謂於勝義不退轉智。


⊙詞無礙解云何？謂於言詞不退轉智。


⊙辯無礙解云何？謂於無滯應理說，及自在定慧中不退轉智。」


由此故知慧為自性，智即慧故。是謂無礙解自性是我、是物、是性、是相、是本性。


◎四無礙解各名義


已說自性，所以今當說。


問：何故名無礙解？


答：於所知境通達無滯名無礙解，謂：


⊙法無礙解，於名、句、文身。


義無礙解，於涅槃勝義。


詞無礙解，於諸方言辭。


辯無礙解，於正說及道，以不退智解無滯礙。


⊙有說：於所知境現見而愍之知名無礙解。如世於一現見事中云我於此解知無礙。


有說：此應名深密解，謂解阿毘達磨深密處故。


有說：此應名隨應解，謂隨於何境如應解故。·····」(大正27，904a8-906b26)


�參見印順法師著 ──


◎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9- p.10：「


「原始佛教」初階段，離佛不遠，對佛法是有一種明智合理的看法。佛法不只是說的，也不限於佛的。所以「阿含經」集錄了佛弟子所說，連佛滅後弟子所說的，也集錄起來。律部而成立較早的，如「經分別」對於「學處」的「文句解說」、「犯相分別」，都只是分別，而並不解說為是佛說的。但這種明智合理的看法，終於變了，這當然是離佛日遠的關係。一切歸於佛，作為佛說，其時間是可以考見的。「九分教」的名目，出現在《中部》、《增支部》中。


「九分」或「十二分教」，在漢譯「阿含」部中，稱為「如來所說。」，「我所說」，「佛所說」，「佛所宣說」；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的《增支部》，也稱為「瞿曇之法」；《島史》也說是「師之九分教。」「九分（或十二分）教」是佛法部類的總稱，所以這就是「一切佛法是佛說。」巴利Pāli聖典《相應部》還沒有說到「九分教」，《增支部》才明確的稱為佛說。所以以一切佛法為佛說的見解，是「九分教」成立了，「四部阿含」末期 ──《增支部》成立的時代，還在「第二結集」以前。從此，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某處說」，成為契經的一定文句。「佛法等於佛說」，傳說也太久了！然而要作原始佛教聖典成立史的考察，不能不回復原始的古說，以便理解聖典所傳佛法的特質。」


◎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479- p.480：


「九分教，無論是法的，或是通於法與律的，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阿含，僅有部分的意義。九分教（或十二分教）與四阿含，在基本精神上，有一重大的差別。「佛法」，從佛的證覺而宣流出來，本於佛說，那是無可疑的。然而，佛法就可以稱為「佛說」嗎？《增支部》標九分教為「沙門瞿曇之法」；《島史》稱為「勝者之九分教。」說得更確切的，如說：「十二部經，如來所說。」「謂佛所說十二部經。」「汝等持我所說修多羅·····優波提舍等法。」「佛所宣說。」「如來所說，從修多羅乃至優波提舍。」九分教或十二分教，在古來的傳述中，都是標明為「佛說」的。然在阿含中，集成的佛法，是不限於佛說的。     


佛說的以外，諸大弟子所說，都集錄在內。又如《蜱肆經》、《瞿默目連經》等，佛涅槃以後弟子所說的，也都集在裏面。這還可說「佛涅槃未久」，而如《增壹阿含經》，那羅陀Nārada為文荼王Muṇḍa說法，是佛滅後四五十年的事了。此外，如《相應部》〈有偈品〉中諸天所說的，也集錄起來。時間上，從佛世到佛涅槃以後。說法者，從佛到諸大弟子、諸天。「阿含」所集錄的佛法，是以佛為本的；將流傳於僧伽內部，社會民間的佛法，一起集為「阿含」，所以《成實論》卷1（大正32，243c）說：


「是法根本，皆從佛出。是諸聲聞及天神等，皆傳佛語。如比尼中說：佛法名佛所說，弟子所說，變化（人）所說，諸天所說。取要言之，一切世間所有善語，皆是佛說。」


《成實論》文，是依「律藏」及《增支部》而作此解說的。這是原始結集以來的「教法」真相，也正是集經為「阿含」的指導方針。當「九分教」組成時，雖不一定有稱為「阿含」的部類，而傳誦的經法，確已不少。組為九分，而標揭為「如來所說」，是當時經師們推重經法的表示。後來集成的經（律部也受此影響），「佛說」與「佛法」不分，顯然是受了「佛說九分教」（或「十二分教」）的影響。離佛的時代遠了，崇仰佛陀的信念，也逐漸加強；「佛法」也嬗變為「佛說」了。」


� 實＝寶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)


� 沮壞：毀壞；敗壞；破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1069）


�〔所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3，n.3：「長短之語，男語，女語」，屬「聲明」，梵語、巴利語之文法名辭、形容


辭之曲用，字尾之變化有關男性、女性、長母音、短母音等之分別。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1：「迦留羅(梵語：『不正也。』正梵音云：『誐嚕。』轉舌，拏奴雅反。古云：『迦婁羅。』唐言：『金翅鳥。亦名妙翅鳥、或名龍[應-倠+(夗-夕+歹)]。』)」(大正54，374c 8)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9：「甄陀羅(之人反。又作：『真陀羅或作緊那羅。』皆訛也。正言：『緊捺洛。』此譯云：是人，又非人也。)」(大正54，357c20)


� 原＝元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3)


�[1]羅＋(者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4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3，n.5：麗本無「者」字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補上。


� 若＝如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5)


� 故＋(諸比丘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6)


�[1]～A. IV. 77. Acintita.。(大正2，657d，n.7)


[2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6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7a18 -658a4)


� 惟＝議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8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5，n.1：「議」，麗本作「惟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議」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5，n.3：「眾生不可思議；·····佛國境界不可思議」，巴利本(A. vol. 2, p. 80) 作：「諸佛之佛境界不可思議；修定者之定境界不可思議；業之異熟不可思議；世界之思惟不可思議。」


�《分別功德論》卷1：


「如來所說四不可思議，何謂四？眾生不可思議，世界不可思議，龍不可思議，佛不可思議。


◎所以世界不可思議？昔滿願子與梵志共論，梵志自云：『我曾至池水上思惟，見有四種兵眾，來入蓮華孔中，即自驚怪，不知我眼華為實有，是向人說之人皆不信。』遂至佛所云：『所見如是佛語，此是實事非為虛妄。阿須輪興四種兵與諸天鬪，阿須輪不如，退入此蓮華孔中自隱。此非思度所及，故曰世界不可思議。』


世界或云梵天所造？或云六天所造？梵志又云：『梵天誰造？或云梵天有父？或云自造？言有父者，父即蓮華也。』有云：『蓮華者何從出？曰憂陀延齊中出也。憂陀延從何出？曰從散嵯王出。』


又曰：『散嵯王出何姓？曰剎帝利種也。』又曰：『梵天是婆羅門種，今言由剎帝利出，是何言歟？』


又曰：『劫燒時粗可得別，何以言之？曰劫，燒時從地際已上，至十五天，蕩然焦盡，如似可知。然復有十六已上三十三天在，此間雖燒他世界在，以此言之，復不可知，是為世界不可思議。』


◎何謂眾生不可思議？或云劫燒後，水補火處，隨嵐吹造宮殿訖。下有地肥，光音天上諸天輩，遊戲至地漸甞地肥遂便身重不能復還。食多化為女，轉減至薄餅粳米，失神足光明，還復為人。善行生天，惡行三塗，流轉五道無有常准。正使欲窮盡一人根本所由，尚不能知，況復一切眾生而可思度也。是為眾生不可思議也。


◎何謂龍不可思議？凡興雲致雨者，皆由於龍。雨之從龍眼耳鼻口出，為從身出耶？為從心出乎？依須彌山止有五種天，亦能降雨。何以別龍雨、天雨？天雨者，細霧下者是，麁下是龍雨。何謂五種天？第一曲腳天，第二頂上天，第三放逸天，第四饒力天，第五四天王。阿須輪興兵上天鬪時，先與曲腳天鬪，得勝然後次至頂上。次至放逸及與四天王乃至三十三天，下四天欲鬪時，以雨却敵，更無兵仗。有二種雨，有歡喜雨，有瞋恚雨。和調降雨，是歡喜也。雷雹霹靂，是瞋恚也。阿須輪亦降雨，天亦下雨，龍亦降雨，各各致雨理不可定，故曰龍雨不可思議。


◎佛不可思議者，昔時佛在靜室，諸梵天如恒邊沙，來至佛所，欲知佛在何三昧，而不能知在何定中三昧。如是神足變現祕密之事，二乘所不能思議，豈況復凡庶？」(大正25，30c28- 31b14)


� 去＝生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9)


�〔滅〕－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0)


�《雜阿含經．408經》卷16：「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作如是論：或謂世間有常，或謂世間無常，世間有常無常，世間非有常非無常；世間有邊，世間無邊，世間有邊無邊，世間非有邊非無邊；是命是身，命異身異；如來死後有，如來死後無，如來死後有無，如來死後非有非無。·····


佛告比丘：「·····汝等比丘！應如是論議：此苦聖諦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論議，是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。·····」(大正2，109a28-b16)


�[1]界＝間【宋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1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5，n.9：「界」，麗本作「間」，今依據元、明二本改作「界」。


� 災＝此【聖】。 (大正2，657d，n.12)


� 災變：因自然現象反常而引起的災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32）


� 間＝界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3)


�[1]渧＝滴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7d，n.14)


[2]渧2〔dī ㄉㄧ〕：同“滴1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1496）⊙滴1〔dī ㄉㄧ〕：亦作“渧2”。1.液體一點一點地下落。2.泛指物體掉落。3.點點下落的液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6）》，p. 99）


� 出＋(也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5)


� 行本＝本行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6)


� 能作＝作此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7)


� 無＋(瑕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8)


� 天氣：1.古人指輕清之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2）》，p.1403）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22- p.27：


「上來三說，一是教（法義）法身；二是功德法身；三是理法身。在少數出家人中，依法而受持，修行，體悟，達成了法身尚在的滿足。但對僧團內的青年初學，社會的一般信眾，懷念如來的內心依賴感，是不容易滿足的。原因是：生身與法身的對立，法身限於無漏功德及體悟的諦理，否定色身是所歸依的佛。《瑜伽師地論》引「體義伽陀」說：「若以色量我，以音聲尋我，欲貪所執持，彼不能知我（佛）」；這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說，「若以色見我」頌。沒有色聲相好的法身如來，在一般人來說，缺乏具體的人格性；一般人心目中的如來，是人那樣的（釋尊本來是這樣的），所以上座部（除一部分分別論者）為主的法身如來觀，不容易成為一般人的信仰。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系的如來觀，也在發達起來，那是信仰的、理想的如來觀。·····說一切有部等，立父母所生的色身與法身，以為如來的色身是有漏的。大眾部以為：如來的色身，身中的一切，都是出世的，無漏的，大眾部的如來觀，顯然是超越常情的！·····


屬於大眾部末派的《增壹阿含經》，就這樣說：「如來身者，清淨無穢，受諸天氣。」「清淨無穢」，「受諸天氣」，是說如來生身，沒有便利等污穢，不受人間的飲食。所以，似乎有飲食、便利，其實都是方便示現，實際上如來身，並不是這樣的。如來身出世無漏的信念發展起來，如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5b-c）說：「此中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，本宗同義者，謂四部同說：諸佛世尊皆是出世，一切如來無有漏法。」「諸如來語皆轉法輪，佛以一音說一切法，世尊所說無不如義。」「如來色身實無邊際，如來威力亦無邊際，諸佛壽量亦無邊際。·····一剎那心了一切法，一剎那心相應般若知一切法。」·····


佛沒有色像，為眾生而現色像，色相莊嚴是示現的，不可以色、聲等相去擬想如來。這是「法身無色」說，從「真空觀」來，是上座部（說一切有部等）色相非佛，功德、法性為法身的大乘化。《般舟三昧經》的念佛、見佛，佛是具足色相莊嚴的。見佛而了解為「唯心所現」，然後悟入空性。這一思想，充分發達而表顯於《華嚴經》。色相莊嚴與法界不二，佛超越一切，惟有虛空勉強的可以作為譬喻，然到底著重於從色相莊嚴的無盡無礙，去表現如來的究竟圓滿。這是「法身有相」說，從「假相（勝解）觀」來，更近於大眾部「色身無邊際」的佛身。在如來藏說中，法身為如來藏的同義詞，色相莊嚴，是與《華嚴經》的如來相近的。」


�[1]大＝天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19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7，n.2：「天」，麗本作「大」，今依據元、明二本改作「天」。


�[1]身＋(耶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0) 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7，n.3：麗本無「耶」字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補上。


�[1]興＝與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1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7，n.4：「與」，麗本作「興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與聖本改作「與」。


�[1]《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》卷2〈7 廣受品〉：「不可摸[摸＝模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]則。」(大正10，978c20)


[2]模則：1.效法。2.楷模，准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4）》，p. 1207）⊙效法：模仿；學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439）


� 聲＝響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2)


� 法則：5.效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1034）⊙效法：模仿；學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5）》，p. 439）


� 惟＝議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7d，n.23)


� 此世界云何＝云何世界【宋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4)


� 議＝惟【聖】＊。(大正2，657d，n.25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7，n.9：「是時，彼人思議，此時便見池水中有四種兵出入」，《雜阿含》卷15(406


經) (大正2，108 c6-108 c20)、《雜阿含》卷16(407經) (大正2，108 c28-109 a26) 作：「有一士夫出王


舍城，於拘絺羅池側正坐，思惟世間思惟。當思惟時，見四種軍 —— 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無


量無數，皆悉入於一藕孔中。」


�〔而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6)


� 愚＝惑【宋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7)


� 最為＝為最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8)


�〔當共鬪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29)


�〔使〕－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30)


�《雜阿含經．407經》卷16：「時有眾多比丘，集於食堂，思惟世間而思惟。爾時、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往詣食堂，敷座而坐。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慎莫思惟世間思惟！所以者何？世間思惟，非義饒益，非法饒益，非梵行饒益，非智、非覺，不順涅槃。汝等當正思惟；此苦聖諦，此苦集聖諦，此苦滅聖諦，此苦滅道跡聖諦。所以者何？如此思惟，則義饒益，法饒益，梵行饒益，正智、正覺，正向涅槃。·····過去世時，有一士夫，出王舍城，於拘絺羅池側，正坐思惟世間思惟。當思惟時，見四種軍：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，無量無數，皆悉入於一藕孔中。見已，作是念：我狂失性，世間所無而今見之。·····佛告比丘：「然彼士夫，非狂失性，所見真實。所以者何？爾時、去拘絺羅池不遠，有諸天、阿修羅，興四種軍，戰於空中。時諸天得勝，阿修羅軍敗退，入彼池一藕孔中。是故比丘！汝等慎莫思惟世間！·····」(大正2，109a1-25)


� 是故諸＝如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7d，n.31)


� 知＝如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)


�[1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7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8a5 -658a26) 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9，n.6：「如」，麗本作「知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與聖本改作「如」。


� 誡＝戒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2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69，n.9：「自在三昧行盡神足；·····誡三昧行盡神足」，以上四種神足，巴利本(S.vol. 


5, p. 254) 作：chandasamādhipadhānasaṇkhārasamannāgatam iddhipādaṃ (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)、


viriya。(精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)、citta。(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)、vīmamsā。(觀三摩地勤行成


就之神足)。


�〔神足〕－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3)


� (有)＋心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4)


�〔名為〕－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8d，n.5)


�[1]惓＝倦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6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1，n.3：「倦」，麗本作「惓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倦」。


� 一切＝皆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7)


� 如是＝是故諸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8)


�[1]～A. IV. 9. Taṇhuppāda.。(大正2，658d，n.9)


[2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8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8a27 -658b25)


� 愛起＝起愛【宋】＊【元】＊【明】＊。(大正2，658d，n.10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1，n.7：「四起愛之法」(cattāro taṇhuppādā)(巴)，即由衣服 (cīvarahetu)(巴)、由乞食


(piṇḍapātahetu)(巴)、由牀座 (senāsanahetu)(巴)、由醫藥 (itibhavābhavahetu)(巴)而生起渴愛。「起愛」，麗本


作「愛起」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改作「起愛」。


�[1]坐＝座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1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1，n.8：「座」，麗本作「坐」，今依據元、明二本改作「座」。


�〔比丘〕－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2)


� 說3：1.後作 “悅”。喜悅；高興。2.後作 “悅”。喜好；喜愛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11）》，p.240）


� 座＝坐【宋】【聖】＊。(大正2，658d，n.13)


�[1] (我)＋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4)


[2]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3，n.2：麗本無「我」字，今依據宋、元、明三本補上。


� 起＝興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5)


� 甘露：3.佛教語。梵語的意譯。喻佛法、涅槃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7）》，p. 969）


� 滅＝城【宋】，＝味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6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9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8b26 -658c17)


�《一切經音義》卷1：「阿耨達(奴祿反。正梵音云：『阿那婆達多。』唐云：『無熱惱池』。此池在五印度北大雪山，北香山南二山中間有此龍池。謹案《起世因本經》及《立世阿毘曇論》皆云：『大雪山北有此大池，縱廣五十踰繕那計而方一千五百里。於池四面出四大河，皆共旋流遶池一匝流入四海。東面出者名私多河，古譯名斯陀河。南面者名兢伽河，古名恒河。西面出者名信度河，古名辛頭河。北而出者名縛蒭河，古名博叉河。此國黃河，即東面私多河之末也。此方言無熱惱者，龍王福德之稱也。一切諸龍，皆受熱砂等苦。此池龍王獨無此苦，故以為名也。)』」(大正54，313b14-18)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3，n.7：恆伽(Gaṅgā)(巴)，又作殑伽，即恆河，發源於喜馬拉雅山，流經中印度，


後注入孟加拉灣。其上游流域，為阿闥婆吠陀及梵書成立之文明中心；中游流域為古奧義書時代之文明中心。佛陀應化世間，恆河流域為佛法宣揚之要地。又此河俗稱為福水，謂入水中沐浴，可洗滌罪垢，故自古多有行者於此修道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5，n.1：新頭(Sindhū)(巴)，又作信度、辛頭，譯為驗，即印度河，發源於西藏西南


隅 Kailas(開拉斯)山附近，後注入阿拉伯海。古代犍馱羅國，即位於此河流域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5，n.2：婆叉(Vakṣu)(梵)，又作縛芻，譯為胸，即 Oxus(奧克薩斯)河，發源於帕米爾高原(葱嶺)，後注入阿拉爾海。古代覩貨羅國，漢代之大夏國，皆位於此河流域。


�《佛光．增(二)》p.775，n.3：私陀(Sītī)(巴)，又作死陀、悉陀，譯為冷，即 Jaxartes(查可薩提)河，別名 Sir-Daria(錫爾)河，發源於 Issyk(伊息庫爾)湖南方之高原，後注入阿拉爾海。但或謂應為 Yar-kand(葉爾羗)河，發源於 Karakorum(喀喇崑崙)山脈之北，後與 Kashgar(喀什噶爾)河相會而注入 Lopnor(羅布諾爾)河。


� 水＋(東流)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7)


�〔向東流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8)


�〔中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19)


� 剃＝剔【聖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20)


� (弟)＋子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21)


� 參見印順法師著《佛法概論》p.172- p.173：


「人類原為平等的，由於職業的分化，成為不同的職業層；由種族的盛衰，造成自由民與奴隸，這是古代社會的一般情形。初期的宗教，與種族相結合，成為氏族的宗教。這才因種族的盛衰，而弱者的宗教被排斥，宗教就成為勝利者的特權。如耶和華為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；婆羅門教為婆羅門、剎帝利、吠奢的宗教，首陀羅沒有依宗教而得再生的權利。


印度的四姓階級制，不但是世俗的，而且與宗教相附合。佛以為：「四姓皆等，無有種種勝如差別。」因為無論從財力說，從法律說，從政治說，從道德說（雜含卷20．548經）；從女人所生說，從隨業受報與修道解脫說（中含．婆羅婆堂經），四姓完全是平等的，是機會均等的，四姓不過是職業分化。人為的非法階級 —— 婆羅門假託神權的四姓說，等於「如有人強與他肉，而作是說：士夫可食！當與我直」（中含．鬱瘦歌邏經）。佛說四姓平等，即種族優劣的根本否定。這在宗教中，佛法即為一切人的宗教。所以四姓「出家學道，無復本姓，但言沙門釋迦弟子」（增含．苦樂品）。優婆離尊者，出身賤族，為持律第一上座，這可見佛法的人類平等精神。」


� 者何＝然者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22)


�《佛說法集經》卷4：「菩薩作是思惟，諸佛如是無量功德皆從法生、從法化、從法得、從法增上、從法有、從法境界、從法依、從法成就。復作是思惟，諸佛如來有相好莊嚴，彼亦從法生、從法化、從法得、從法成就。諸佛如來有十力、四無畏、十八不共法，亦從法生、從法化、從法得、從法成就。諸佛如來有十八不共法，彼法亦從法生、從法化、從法得、從法成就。所有世間、出世間樂彼諸樂事亦從法生、從法化、從法得、從法成就。是故我求諸佛菩提，應尊重法，依法境界，依法修行，依法畢竟，依法堅固，是名菩薩法念處。」(大正17，630a17-28)


� 求＝來【元】。(大正2，658d，n.23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1(10經)〈29 苦樂品〉(大正2，658c18 -658c27)


�參見印順法師著：──


◎《華雨集第一冊》p.65- p.66：


「小乘法認為這四無量心都是世俗法，所以慈、悲、喜、捨，是不能與真理或證悟相應的；但大乘法卻不然了。阿含經上說到三解脫門，是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；但也有經中加無量心解脫，而成了四解脫門。無量心是能與解脫相應的，有四無量心，則他的私我心越小，慈悲心也就越大，到後來便能達到無自無他，一切平等與真理相應的境界。


大乘法要修苦行難行，但在菩薩了知一切法皆空不可得中，卻要生起慈悲心，把一切眾生看成是如父如母、如兄如弟、如子如女·····，與自己親屬一般，才能在其中生起慈、悲、喜、捨之心而不覺其苦。這才不致於一方面利益眾生，一方面卻不斷地叫苦。如以利益眾生為苦，那是要失壞菩提心的。所以菩薩難行能行，而絕不看成是難的；能以智慧照見一切法空，而發起無緣大悲。見眾生在空法中，迷妄、顛倒，因此而感受種種苦難。因此菩薩的悲心，是與空相應的，將一切眾生看成與自己是最密切、息息相關的人物，便能夠奉行四無量心了。


若不能以『空』來通達慈、悲、喜、捨，四無量心便很難修行；即使修成了，也只是世間的仁心普洽，愛人如己而已，是不能得解脫的。所以菩薩要悲智均衡，所行要與般若相應。這才是大乘的慈、悲、喜、捨，超乎世間法之上。同樣的，如沒有慈、悲、喜、捨心，也除掉了菩薩的大行大願，而單只留下一個「空」的體悟，那就根本不是大乘佛法，只能算是小乘而已。講大乘空的，把空性看成是最高境界，但事實上，空若不能與慈、悲、喜、捨相應的話，空是與小乘法一樣的。因此，大乘經典除了強調不可忘失菩提心與行六波羅蜜多之外，還重視四無量心的修學。」


◎《空之探究》p. 24- p. 27：


「慈mettā，悲karuṇā，喜muditā，捨upekkhā——四無量catasso-appama-ññāyo定，也名無量心解脫appamāṇa-cetovimutti，無量心三昧appamāna cetosamādhi，或名四梵住brahmavihāra。四無量遍緣無量有情，所以是「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」。或依定而起慈等觀想，或依慈等觀想而成定。在定法中，這是重要的一組。其中，「慈為一切功德之母」，慈心是印度文化中最重視的；佛經中可以充分證明這一意義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10（大正2，67c）說：「我自憶宿命·····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，經七劫成壞，不還此世（欲界）。七劫壞時，生光音天。七劫成時，還生梵世空宮殿中，作大梵王，無勝無上，領千世界。」·····


慈是與樂，觀想眾生得到安樂；悲是拔苦，想眾生遠離苦惱；喜是想眾生離苦得樂而心生喜悅；捨是冤親平等，「一視同仁」。分別的說，這四心的觀行是各不相同的；如綜合起來說，這才是慈心的全貌。本來只是慈心，約義而分為四類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29（大正2，209c-210a）說：「有比丘，修不淨觀斷貪欲，修慈心斷瞋恚，修無常想斷我慢，修安那般那念（入出息念）斷覺想（尋思）。」


修習四類觀想，對治四類煩惱，也是《中阿含經》與《增支部》所說的。本來只說到修慈，但《中部》《教誡羅睺羅大經》，同樣的修法，卻說修慈，悲，喜，捨，不淨，無常，入出息念 ── 七行，這是將慈行分為慈、悲、喜、捨 ── 四行了。佛法重視慈心在世間德行中崇高價值，所以約義而分別為四心；如觀想成就，就是四無量定。


以慈心為本的四無量心，是適應婆羅門教的。如舍利弗Śāriputra勸老友梵志陀然Dhānañjāni，修四無量心，命終生梵天中，就因為「彼諸梵志，長夜愛著梵天」。傳說大善見王Mahāsudarśana, Mahāsudassana本生，也是修四梵住而生梵天中的。所以，依一般經文所說，四無量心是世間定法，是有漏，是俗定kullakavihāra。然在佛法初期，慈，悲，喜，捨四定，顯然的曾淨化而提升為解脫道，甘露門；從四無量心也稱為無量心解脫，最上的就是不動心解脫來說，就可以確定初期的意義了。如《雜阿含經》卷27（大正2，197c）說：「若比丘修習慈心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·····是比丘心與慈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；乃至修習捨覺分，依遠離，依無欲，依滅，向於捨。」


·····無量心解脫，包含了適應世俗，佛法不共二類。一般聲聞學者，都以為：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，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，是勝解 ── 假想觀，所以是世間定。但「量」是依局限性而來的，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，不起自他的分別，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。質多羅長者以為：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，是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空就是無量。這一意義，在大乘所說的「無緣慈」中，才再度的表達出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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